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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文科背景下，“外语+”类课程如何融入非语言学科知识、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成为挑战。本文借鉴了

欧洲地区的CLIL框架，试图探索小语种专业内容与语言融合的新型教学模式。本文以《韩国文化与跨文

化交际》课程为例，结合超语理论进行了内容语言融合式教学方案设计。教学流程中利用教学超语实践

为内容与语言教学搭建支架，帮助学生在充分的社会互动中实现语言能力与学科知识学习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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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liberal arts, integrating non-linguistic disciplinary knowledge into “fore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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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courses and cultivate students’ humanistic qualities has become a challenge. This paper 
draws on the CLIL framework from Europe and attempts to explore a new teaching model that inte-
grates content and language for LOTE (Language other than English). Taking the course “Korean 
Cultur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designs a content-language in-
tegrated teaching scheme grounded in translanguaging theory. The teaching process employs 
translanguaging practices as a scaffold to support both content and language instruction, facilitat-
ing the simultaneous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disciplinary knowledge through am-
ple social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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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韩国(朝鲜)文化与跨文化交际》课程被《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列为专

业核心课程中的知识类课程。此课程开设目的是培养“会外语”“通文化”的外语人才，使学生具备较强

的跨文化交际、交流意识，能在未来的国际交流中灵活处理文化差异，掌握交际的主动权[1]。然而，在

实际的教学过程中，韩语专业跨文化交际课程却遇到了诸多问题。以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

为例，跨文化交际课程的目标是通过学习语言、非语言交际理论来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但由于

缺少合适的教材、受制于学生语言水平的局限，课堂上难以开展文化讨论、案例分析等思维训练类教学

活动，课程内容仍停留在基础的语言教学和对象国文化介绍上。 
为了解学生在跨文化交际课程上的学习困难，对开设对象——韩国语专业三年级的学生按照专业成

绩排名分成了 4 组，每组随机抽取 3 人组成 12 人小组进行访谈。言及课上教学互动时，学生们普遍提到

“韩语词汇量不足”“表达能力欠缺”“担心犯错”等因素造成了自己的外语焦虑，直接影响了课堂上的

表达意愿。此外，学生们也提到，“教学主题趣味性较低”和“学习材料难度大”是影响自己学习效能感

的主要原因。在调查学生对本课程教学的期待时，多数学生表示希望在课上能有更多的交流机会，并表

示更乐于参与能够激发思考的学习主题。 
基于此，本论文借鉴了欧盟的“内容与语言融合式”教学模式，以“超语实践”为支架，探索一种教

授跨文化交际学科知识并兼顾外语学习的新模式。 

2. 文献综述 

2.1. CLIL 教学模式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家间交流更加深入、领域更加多样，许多国家和地区开始探索“外语+”人才

的培养模式。“内容与语言融合式教学”应运而生，并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了实践应用。由于地域特

点和教育环境的不同，CLIL 的实施形式也多种多样，进而也成为了一种“伞式术语”(umbrella term)。比

如，20 世纪 60 年代的加拿大 IP、80 年代的美国 CBI、专门用途英语(ESP)、学术英语(EAP)以及亚洲地

区的 EMI 等，都是各地区针对内容和语言融合式教学的本土化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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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A continuum of content & language integration [2] 
图 1. 内容与语言融合连续体[2] 

 
根据内容和语言在课堂上的比重，不同教学模式在连续体中的位置也各不相同。如图 1 所示，CLIL

同时聚焦内容与语言，位于连续体的中间位置。1994 年，芬兰多语教育专家 Marsh 首次针对欧洲的多语

教育环境提出了 CLIL 这一概念。不同于传统的外语教学模式，CLIL 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功能性外语能力。

该模式以二语或外语教授内容类知识(非语言类)，使二者互为语境，通过媒介语进行学科知识的学习，同

时促进媒介语言的发展。这种教学方式已经在小学、中学、高等教育以及多语言地区被广泛使用，并收

效显著。研究表明，CLIL 教学法能够有效利用课堂时间，提升学生的认知和语言能力，增加他们在沟通

中的词汇应用，激发学习动机，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目标语言文化，减少教师的教学负担[3]。 
CLIL 的出现标志着外语教学出现了社会文化转向，它也为外语教学改变单一语言教学模式、融入非

语言类学科知识提供了新思路。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 CLIL 在我国大学英语教学领域的

应用，也有基于中国国情的 CLIL 本土化实践，如：赵永青，常俊跃，刘兆浩(2020)等[4]。近年来，也有

部分学者将 CLIL 模式引入小语种外语教学实践，例如：房晶、侯亚丹(2015)探讨了高校俄语专业实施

CLIL 教学法的策略[5]，张晓玲(2021)在高校德语跨文化交际课程中进行了本土化的 CLLL 教学实践[6]，
徐洁(2021)研究了在 CLIL 教学模式下传统文化与韩语课堂相融合的教学实践路径[7]。但与英语教学相

比，CLIL 教学模式在小语种领域的教学实践仍乏陈可数。 

2.2. 超语实践(Translanguaging) 

超语理论起源于多语主义，是对传统单一语言模式的一种突破。在双语教育中，超语被作为教育哲

学、教学法和学习策略被广泛应用。 
Cen Williams 在 1980 年代首次使用超语作为一种双语转换的教学实践。其初衷是通过混合使用威尔

士语和英语，打破单语言教学的限制。随后，Baker (2001)将超语引入到英语教学研究领域，并基于社会

文化理论将超语译为“translanguaging”(超语实践) [8]。Garcia (2009)通过研究美国西班牙语社区的语言

情况，将超语实践的定义拓展为一种双语者在双语环境中的动态多语实践[9]。此后，超语实践研究逐渐

开始在双语、多语课堂开展起来，同时也为打破单一语言观，促进多语种人才培养提供了路径[10]。 
由于“translanguaging”(超语实践)概念是基于社会文化理论中的“Languaging”产生的，因此超语实

践更加强调语言学习者在互动过程中使用整体语言资源(repertoire)获取知识、制造意义、表达思想的动态

过程(García & Li 2014) [11]。同时，超语实践也了打破传统语言及其他符号间的壁垒，关注交际互动中多

模态交际行为的意义构建(Li 2018) [12]。 
超语概念被引入语言教育领域后，成为了超越语码转换和翻译的新型教学实践。Cenoz (2017)将超语

实践划分为教学超语实践(有计划地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进行语言教学的策略)和通用超语实践(自然

语境下自发性地模糊语言界限的双语实践)。其中，教学超语实践能够开发学习者的潜力、改善教师的指

导方式、促使双语使用者在语言基础上进行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而通用超语实践能够帮助学习者展开

创新性、批判性、自我赋权性的认知活动，并通过构建多种认同来展示跨语言的灵活性、开展元语言讨

论[13]。 
我国对超语实践的研究始于 2010 年后，研究趋势从初期的理论性研究、外语教学中的启示性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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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逐渐转向对教学活动中超语实践作用的探索[15]，在小语种教学方面的实践探究仍显不足[16]。 

3. 超语实践融入 CLIL 教学模式的教学原理 

社会文化理论认为，语言学习是一个社会文化活动，学习者在与他人互动的过程中进行语言信息的

交换、意义的协商，进而帮助人将认知水平提高到更高层次。CLIL 教学模式建立在社会文化理论基础之

上，通过语言与内容的结合，为学生提供丰富的语言输入和输出机会，鼓励学生进行合作学习、互动交

流。 
基于此，本课程采用 Coyle 的 4Cs 理论，从“内容(Content)、文化(Culture)、交际(Communication)、

认知(Cognition)”四个方面融合内容与语言，为学生构建跨文化主题互动学习空间(见图 2)。 
其中，内容指学科内容中特定的专业知识，主要选取学生感兴趣的题材与话题，构成本门课程的大

主题及每节课程的小主题。交际指语言习得与应用，强调围绕主题内容进行交际互动，在互动中训练听

说读写能力。交际部分由三部分语言知识构成，即：要学的语言(language of learning)、为学习服务的语言

(language for learning)和通过学习掌握的语言(language through learning)。认知指学习与思维，通过记忆、

理解、应用、分析等教学过程促进学生的认知从低阶向高阶转化。文化指跨文化意识和全球公民身份，

它也是构成 CLIL 的核心部分。文化主要通过互动、协同学习来提高学生对文化的理解力和跨文化交际

能力[17]。 
 

 
Figure 2. Coyle’s 4Cs model [18] 
图 2. Coyle 的 4Cs 模型[18] 

 
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学习者可以将外语作为媒介学习文化和跨文化交际知识。与此同时，利用外语

进行概念界定、划分分类、原因分析、对策制定、评价评判等思维活动，可以促进学习者思维活动的高

阶发展。 
在内容与语言融合教学中，为了增强学生对语言和内容的理解、提升元认知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CLIL 模式往往对 L1 的使用采取宽容态度，这也与 translanguaging 的核心主张不谋而合。维果斯基就曾

强调，在社会互动中，人的思维是否能进入高阶发展阶段，语言是重要的媒介。但低语言水平并不能促

进高阶思维的发展，因此 CLIL 模式下的教学更侧重于调动学生的整体语言资源，降低认知难度，提升学

习效果。在这一维度上，translanguaging 就为内容与语言的融合提供了支架，即：学生可以借助自己熟悉

的语言来理解、表达学科知识，自由地开展思考与讨论活动。 
为了在本门课程中恰当地发挥 translanguaging 的支架效果，笔者借鉴了 Rajendram (2023)就对超语实

践的功能的分类，为具有“多语、多符号、多感官、多模态”性质的超语实践在 CLIL 教学模式中的融入

提供了切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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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语实践的意义在于帮助双语者/多语者在社会互动中通过结合不同语言、符号系统元素创造新颖表

达，展示其内涵与创造力，打破语言边界和认知维度。因此，本文主要采用超语实践在知识建构中的功

能对教学中的超语实践进行了分类设计(见表 1)： 
 
Table 1. The functional classification and use stages of translanguaging [19] 
表 1. 超语实践的功能分类及使用环节[19] 

分类 功能 

1. 认知–概念功能 概念讲解、内容理解及梳理、拓展认知 

2. 计划–组织功能 教学内容编排、课堂运行管理 

3. 情感–社会功能 建立融洽、安全的课堂环境，保护文化认同、促进文化适应 

4. 语言–语篇功能 学科术语与生活语言的转换 
 

基于以上功能，课程设计时将在概念讲解、课堂管理、文化构建、学术知识延展等环节有意识地使

用超语实践，为学生搭建支架。 
此外，教学设计过程中将积极使用图像、文字、结构图形、话语等多模态，旨在发挥超语实践的意

义导向功能，创建有人文关怀的课堂。 

4. 教学流程 

为了有效地设计和运行跨文化交际课程，首先需要明确课程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指南》中对

“韩国文化与跨文化交际课程”的教学目标和内容的规定如下： 
文化部分：培养学生对韩国文化的认知和理解，涵盖韩国历史、地理、风俗、信仰、文学艺术、制

度、思维方式、价值观和审美等方面的知识。 
跨文化交际部分：学习语言和非语言交际理论，培养学生尊重文化多样性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增强

文化适应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基于以上教学目标，CLIL 课程设计中通过提供多样的文化资料以及协作学习和讨论等活动，给学生

创造充足的沟通和互动机会。同时，通过“多学科融合”方法，将文化和跨文化交际理论知识结合起来，

让学生能够将所学的理论应用于实践。 
接下来，课程设计遵循 Meyer (2010)提出的四个步骤[20]： 

• 主题选择 
根据内容和语言学习的目标，选取能够引发学生兴趣的生活化文化主题。确保主题具备真实性和亲

和性，既符合学生的语言水平，又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 
本课程以 SCT 为指导，围绕学生与社会交互的圈层又小到大地划分为：个人(性格与职业)、家庭(家

庭关系)、校园(朋友关系)、职场(同事关系)、异国(跨文化关系)、国际组织(全球公民身份)六个维度，进

而设定跨文化主题。 
在主题学习中整合词汇、语法等与内容相关的语言知识，为学习者提供充分的协商机会，促进学习

者使用语言知识探索互动中的新知。同时，课程将从学生最近发展区出发，从较低水平的语言难度和中

等水平的认知难度入手，推动学生语言、认知水平循序渐进式发展。本课程结合社会生态理论进行主题

设定，通过学习促进学生从“知己”到“知彼”。各主题结合不同文化分析理论，结合案例分析帮助学生

实现从“利己”到“利他”的转变。 
• 媒介选择 

为了有效开展 CLIL 课程，通过多种模式为学生提供输入机会。语言教学中，概念介绍环节使用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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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汉语释义/英语释义标注等多模态帮助理解；语义构建环节，通过图表、流程图等工具帮助学生掌

握句型、句式的使用。内容教学中，运用音频、视频等多体资源以及网络资料，通过多模态手段增强学

生的学习效果。 
• 任务设计 

设计与学生发展区接近的互动任务促进语言输出。通过合理分配输入和输出比重，鼓励学生在课堂

活动中积极参与。例如，在听力活动中通过多样化的形式(如：选择题、判断题、简答题)增加学生的语言

输入；在口语活动中，通过采访、情景模拟等形式，引导学生通过讨论进行输出。 
• 评估方法 

评估时分别就内容与语言学习进展进行检验。其中，内容方面主要通过案例分析、反思日志、访谈 
等质性方法进行考查，允许学生在跨文化实践、跨文化分析过程中使用超语实践。语言方面采用笔

试、口试等测验方式考查知识掌握及运用水平。考查注重多元性、创新性，着重观察学生学习过程中元

认知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提升情况。 

5. 结论 

本文结合了 CLIL 模式和超语理论，提出了适合跨文化交际课程的教学方案。通过将语言学习与内容

学习相结合，学生能够在实际情境中发展跨文化交际能力，同时提高批判性思维和元认知能力。 
经过一学期的教学实验，课程向 69 位学生下发了问卷调查，共收到 50 份有效反馈。对于课堂教学

中“是否获得了有效的语言学习及内容学习”这一提问，100%的同学选择了“是”；对于“思维训练”

“有效互动”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升”的相关调查问卷显示，全体同学给出了肯定答案。在课后反

思反馈中，学生普遍认为这种模式能增强他们的学习动力和语言自信心，对本课程教学的满意度为 100%。 
综合以上调查问卷可知，基于超语实践的 CLIL 教学模式能够打破传统单语教学传统，给予学生更加

宽松、自由的多语环境以开展学习与交流，不仅能够增进学生间的理解和交流，也能够促进师生间平等

关系的建立、知识的共享(Co-learning)，有利于学生进行自我身份的构建。 
同时，CLIL 模式下的超语教学实践在实施过程也出现了一些挑战，例如：学生长期受单语教学模式

影响对超语实践较陌生，语言水平、自我效能感水平的不同导致学生使用超语实践的能力各不相同；教

师在语言与内容的整合上也面临一定的合作难题等。这些问题可以在未来的教学实践中逐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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